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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空间叙事为理论观照，通过考察陈楸帆著、刘宇昆译的《荒潮》在翻译过程中空间构建

的变化，揭示原文和译文空间特征中的“异托邦”书写。基于空间叙事理论框架，阐述了以故乡

原风景为基础的“文本建构空间”，社会阶级分化、人与自然的异化的“社会结构空间”和基于

集体文化记忆框架的“接受阐释空间”。研究表明，《荒潮》英译文本的叙事空间重构不仅暴露

了当前技术发展和资本膨胀所导致的道德缺失背景下各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对命运的现代性焦

虑，同时，所展现的“异托邦”危情与底层书写也为社会与人性的精神救赎埋下了伏笔，折射出

译本在历史、空间与现实之间保有的一份独特且深厚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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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topia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Waste T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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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narra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s  of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Waste  Tide written  by  Qiufan  Chen  and  translated  by  Ken  Liu.  The “ heterotopian”
narrative writing style is carefully scrutinized by compar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  Specifically,  three  spatial  frameworks  developed  from  the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text space” refers to the hometown landscape, the “social space” includes class differentiation,
alien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 accep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space”  is  evolved  from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aste Tide exposes the identity crisis, anxiety about fate in a post-modern socie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expansion.  What’ s  more,  Ken  Liu’ s
concerns with the “heterotopia” crisis  and subaltern groups also foreshadow his  spiritual  redemption on
society  and  humanity,  reflecting  a  unique  and  profound  humanistic  care  retained  by  translator’ 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space an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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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末，叙事学（narratology）在

结构主义风潮下于法国应运而生。经典结构主义

叙事学是以文本细读为手段，关注叙事作品文本

内部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随着后现代主义

而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进一步超越了结构主义

叙事学，更为关注读者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语

境的作用[1]。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界

空间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叙事学研究开始关注之

前忽视的空间维度。作为人类现实体验的空间从

叙事研究的“缺席”走向“在场”，让创作的空

间化尝试和叙事的空间呈现成为可能，而从空间

叙事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为探究中国文学译本的

文学性和接受现状提供了新角度。科幻小说文本

本身作为语言空间就是一种异托邦的构造，它以

极度陌生化的题材和叙事建构了超越现实的“看

的恐惧”，直接指涉那些人们不敢睁眼去看的异

样真实和令人恐惧的真相，从而揭示现实层面内

外的复杂向度[2]。可见，科幻叙事与现实生活形成

在异托邦空间之中的既对抗又交融的关系，进而

从侧面彰显出科幻观照现实的寓言色彩。由此，

探索科幻叙事的空间书写，即文字的线性逻辑间

展现出的立体空间性特征，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

研究的新天地。在学术思想方面，本文阐明以空

间叙事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可用于考

察文学叙事层面因翻译而产生的主题转换问题。

同时，本文透过异托邦叙事在科幻文学翻译中的

呈现方式，进一步剖析中国科幻以一种本土结构

去传递更为普世的赛博朋克式人文关怀的可能性，

以此助力科幻文学的“拿进来”与“走出去”。 

一、空间叙事与翻译研究结合的理论

基石

由于叙事学具有高度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属性，

而文本分析和阐释亦是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因

此，将叙事学运用于翻译研究在最根本的层面

具备某种合理性与可行性 [3]。蒙娜·贝克（Mona
Baker）率先将社会学领域中的叙述理论引入翻译

研究，研究翻译是如何通过重构政治冲突的各个

方面，从而参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构建[4]。有学者

关注到翻译叙事中的译者声音、叙述视角等，但

鲜有与空间叙事相结合的研究。从空间叙事的角

度探讨文学翻译，不仅可以借鉴翻译叙事研究用

文本对比方法探究作者、译者、读者与社会场域

等问题，还能关注到译者在翻译层面对叙事空间

的建构，观察译者在叙事层面与原文的冲突抑或

迎合。

空间叙事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兴起的一种

新型研究范式。自弗兰克提出空间形式论以来，

一批学者就空间叙事理论模型的选择和构建集中

撰文探讨，形成了研究热点。1980 年，美国学者

W·J·T·米切尔（W. J. T. Mitchell）在《文学中

的空间形式：走向全面理论》（Spatial Form in Lite-
ratur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一文中借助中世

纪寓言的 4 级体系，将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分为

 “文本物理空间性”“心理空间性”“结构空间

性”和“阐释空间性”
[5]，这一理论模型强调了文

本自身的物理属性、读者心理空间和作者的描述

性空间，却尚未触及社会空间层面。1984 年，加

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在《走向叙事空间

理论》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一
文中首次构建了包含 3 层的空间理论模型，即文

本空间、时空体空间和地志空间，分别对应文本

所表现的空间、共时和历时运动上的空间、独立

于时间结构和文本顺序的社会空间 [6]。2016 年，

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在其著作

 《叙事空间的叙述/空间化叙事：叙事理论与地理

学 的 交 汇 处 》（ Narrating Space /  Spatializing Nar-
rative: Where Narrative Theory and Geography Meet）
中进一步细化叙事空间分层，将其划分为“空间

框 架”“背 景 设 定”“故 事 空 间”“故 事 世 界”

和“叙事宇宙”
[7]，既包括文学文本中宏观的现实

社会历史地理背景，也包括读者根据想象力构建

的故事空间，将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空间的潜在

多样性皆考虑在内。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在空间

叙事模型构建上主要关注到文本、读者、作者和

社会空间。国内学者空间叙事学研究集大成者龙

迪勇把“叙事”所涉及的“空间”分为 4 类，即

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这

4 类空间既涉及叙事文本，也涉及生产和接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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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8]。近年来，学者对戏剧和乡土文学中围绕

空间的翻译问题产生了兴趣。王岫庐基于列斐伏

尔的空间批评，认为译文考虑到目标受众的期望

和接受，对景观空间、心理空间和舞台及社会空

间进行了重构和变换[9]。贺爱军关注到葛浩文英译

 《红高粱家族》中的地理景观转换，在翻译地理

学研究范式的指导下提炼译者重构空间的翻译方

法和蕴含的社会文化缘由 [10]。因此，结合前人研

究，本文认为空间叙事模型可分为文本建构空间、

社会结构空间和接受阐释空间 3 个维度。文本建

构空间包括故事发生地点、人物塑造、情节结构

等；社会结构空间包括人物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

意象空间；接受阐释空间涉及读者的心理建构和

再阐释。本文将以空间叙事的 3 个特征为切入点，

通过文本细读，考察译者翻译策略，探究译者在

参与构建不同的空间叙事时与原文的冲突和调和。 

二、《荒潮》及其英译本中的空间叙事

本文研究对象为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得

主陈楸帆所著《荒潮》英译本。《荒潮》于 2013
年首次出版，2019 年再版。2019 年 4 月，由美籍

华裔科幻作家、译者刘宇昆翻译的 Waste Tide，在

美国和英国同时上市，分别由托尔出版公司（Tor
Books）和宙斯之头出版社（The Head of Zeus）出

版。作为科幻现实主义倡导者，陈楸帆在书中描

绘的“硅屿岛”作为一种“异托邦”空间存在，

既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又展现出充满环境灾难、

 “后现代人类”博弈的空间交织林立状态。时隔

首次出版 10 年光阴，《荒潮》生命力仍长盛不衰，

其英译本 Waste Tide 在 2023 年 4 月被美国著名书

评 网 站 Book Riot 收 录 进 The  22  best  Cyberpunk
novels of all time（“有史以来最佳赛博朋克小说”）

书单。这一时代性与人文观照力量兼具的中国科

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西方成功的译介之旅，为科幻

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学者继续探究这一特殊题材的

文学译介时的选择和重塑提供了可能性。 

 （一）文本建构空间：故乡的原风景

科特在其著作《现代小说中的地点与空间》

 （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中 构 建 了

 “人地关系理论”，指出人类日常生活实践全部

建立在物质空间上，描绘了 3 种人与场所的关系：

社会/政治空间、宇宙空间和亲密空间[11]。日本学

者奥野健男提出了“原风景”的概念。“原风景”

是“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它们不仅

是真实的风景，更是文学母体的“原风景”，是

作家“灵魂的故乡”
[8]。陈楸帆在创作后言中也曾

坦言故乡潮汕的发展与变迁对他的深刻影响，因

此作者本人的“存在空间”或“原风景”便构成

了创作的底色。 

1. 故事发生地——回不去的故乡“硅屿岛”

陈楸帆以“硅屿岛”为小说背景，其原型是

家乡汕头的一处全球电子垃圾回收地“贵屿”。

 “硅屿岛”是由本地宗族人、外来务工人组成的

公共空间，以三大家族为代表的宗族力量压制异

乡务工者，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地位。然而，跨国

集团的介入使得“硅屿岛”长久以来运行的内在

结构发生畸变，公共空间的特性被资本重新编码，

从单方面的权力优势过渡到三方权力博弈的阶段。

面对压抑的岛上空间配置，陈楸帆以其细腻的笔

触试图在全新的空间规则下重绘传统乡村。然而，

刘宇昆的译文却将传统乡村祭祀建筑物和仪式共

同构成的多层次空间，消解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

横向空间，更为关注记忆纽带断裂后的近未来式

焦虑。

例 1　所有的临时建筑都描龙画凤，装饰着繁

复的云雷纹、波浪纹、卷草纹，一片热闹的金红

碧绿，丝毫不像陈开宗想象中的庄严肃穆[12]。

译文　All the temporary buildings were painted
in  bright  colors  and  decorated  with  intricate,  abstract
patterns  modeled  on  flowing  clouds,  roiling  waves,
windswept grass. Everything gave off the air of celeb-
ratory excitement—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 solemnity
that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for  a  festival  to  com-
memorate ghosts and ancestors [13].

这一段描述“硅屿岛”的阴历七月十五，既

是民间的鬼节，又是道家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

盆节。冥界之所的产生、发展、流传恰是巫释道

等多重信仰交织的结果 [14]。这一段交织了许多富

有东亚特色的习俗描述。译者略去不译那些重复

描述色彩明亮的词语，如原文“热闹的金红碧

绿”，只选译出“bright colors”，笼统概括鬼节

本来颇具热烈生命气息的色彩，从视觉空间想象

中减弱了色彩的对比度。这一改译，标志着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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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已注意到“硅屿岛”传统节日中的断裂地带。

对于陈楸帆而言，故乡被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原

文挣扎着把即将失去历史价值支撑的“硅屿岛”

拉回到传统轨道，而刘宇昆则毫不留情地撕开这

一层遮羞布。鬼节的热闹不过是近未来空间和现

实空间的隐喻性对峙，“硅屿岛”居民在全球化

纠葛中以尚未被抽空的历史意识去庆祝、去祭奠

被欲望符号所操纵的传统文化，这样的空间色彩

在明亮的外表之下埋葬的却是消解了人类主体性

的现实空间，实在算不得热闹的明亮。译文在某

种程度上祛除原文传统文化的意象，坦白展示埋

藏在原文字里行间的焦虑，不仅使文字的线性逻

辑展现出立体的空间性特征，也借由这种空间书

写进一步推动读者对异托邦 “硅屿岛”命运在面

对冲击时的深刻思考。 

2. 人物塑造

段义孚（Yi-Fu Tuan）在《地方与空间：经验

的 视 角 》（ Place and Sp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
perience, 1977）中以人的身体为尺度构建地点和

空间感，“地方”是静止不动的，是稳定的个体

价值观的焦点，也是储存个人内心安宁和依恋的

中心。然而“空间”代表运动、开放、自由和威

胁 [15]。段义孚对空间和地方的区分，可用于解读

文学作品中空间的特定意义、人物的空间体验、

空间中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在《荒潮》中，作者

通过对文本中人物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空间特征的

描写，构造“垃圾人”这一群体生存空间，而译

文更是借助文字结构空间排列上的对比呈现，将

原文中具有生命活力与气息的意象提前放置，暗

藏救赎之意。

例 2　女人们赤裸着双手在黑色水面上漂洗衣

服，泡沫在漫布的水浮萍边缘镶上一道银边。孩

子们在所有的地方玩耍，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

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

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

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

兴致一点不受打扰[12]。

译文　The women did their laundry in the black
water with their bare hands, the soap bubbles forming a
silver edge  around  floating  mats  of  duckweed.  Chil-
dren played everywhere, running over the black shores,
where  fiberglass  and  the  charred  remains  of  circuit

boards  twinkled;  jumping  over  the  abandoned  fields,
where embers and ashes from burnt plastic smoldered;
swimming  and  splashing  in  dark  green  ponds,  where
polyester film floated over the surface. They seemed to
think  this  was  the  natural  state  of  the  world  and  no-
thing disturbed their joy [13].

读者会将人物的某个特征与某个特殊的“空

间意象”对应起来，进而对这个人物产生固定的、

具象的、持续性的记忆 [16]。陈楸帆以其犀利的笔

触描绘了外来打工群体在“硅屿岛”上的生存和

工作空间。狭窄、逼仄、肮脏、无序，相对封闭

的空间中满是破损的显示器、电路板等，揭示了

外来务工人的“原生之罪”，即出身的卑微。与

原文由远及近的写法，即先描绘污浊不堪的生态

环境而后聚焦到垃圾人生活的方式正好相反，刘

宇昆将“镜头”首先对准富有生命气息的孩童，

随后由近及远，以“where”引导 3 个排比分句，

将同一个空间环境下动态的“奔跑”“跳跃”“游

泳嬉戏”前置，然后将遭受严重污染后静态的

 “黑色河岸”“塑料灰烬”“墨绿色水塘”做修

饰状语后置，在文字结构空间排列上对比突出前

者的生命律动，隐喻性地赋予一种在资本和技术

的暴力蹂躏下，荒芜社会空间中人性的希望之光。

即使“垃圾人”是压抑自我性的集体形象，但译

者在这里借助异托邦空间转换，更多地却是为人

性的精神救赎埋下伏笔，引起读者展开对精神救

赎的终极思考。显然，译者已不再满足于仅从阶

级对立现状中批判自然生态危机，而是上升到意

识形态领域的叩问，仍旧相信人类主体性可以在

隔绝、压抑和封闭的空间基础上得到重构与救赎。 

 （二）社会结构空间：社会阶级分化、人与自然的

异化

苏贾（Edward W. 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

 （Postmodern Geographies, 1989）中将空间视为社

会和历史行为的结构化背景 [17]。《荒潮》揭示在

全球化资本积累背景之下自然资源的巨额消耗和

劳动力遭受的疯狂盘剥。以斯科特为代表的美国

环保企业美其名曰“荒潮”计划是推广绿色循环

经济，实际上却是转移电子垃圾至发展中国家，

甚至是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作试验品，验证人工

智能与基因工程相结合的可能性，而小米便是此

计划的牺牲者。因此，陈楸帆隐晦地表达出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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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硅屿岛”空间实际上既是真实世界在未来的

投影，又是小说文本层面的现实社会。刘宇昆的

译文则超越特定历史和政治语境，更加彰显出权

力斗争的影响，寄托对异托邦空间中受到“控制”

与“规训”双重压迫的底层群体的共情。

例 3　但这里是低速区，任何超出阈值的数据

流都会触发警报，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螳

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有弓箭是最安全的武器[12]。

译文　  But  Silicon  Isle  was  a  restricted-bitrate
zone.  That  meant  everything  was  slowed  down.  Any
data stream that exceeded the threshold rate would set
off alarms and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gency.  The  hunter  might  think  himself  a  praying
mantis after a cicada, but a far more powerful hunter, a
siskin, was watching him. Here, only bows and arrows
were safe to use as weapons [13].

 “低速区”在《荒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它表明“硅屿岛”在这个信息流速决定一

切的时代，是没有价值、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的

地方。“硅屿岛”降速事件缘起于一件少女失踪

案。“硅屿岛”警方视其哥哥提交的强奸证据为

无物，导致少女哥哥愤而潜入数据终端修改参数，

曝光舞弊案等机密信息，最终上级裁定“硅屿岛”

坠入低速区。限于汉字“速”字的多重意蕴，包

括时间速度、空间速度等含义，原文将其笼统命

名为“低速区”，反而遮蔽了“速”包括的数量

意义。而刘宇昆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速”在

这里不再指“距离/时间”的参考，而是被传输或

者被处理的“二进制码数量/时间”。译者将“速”

翻译为“bitrate”即单位时间内传输或处理的比特

数量，将比特率与依赖于传输的介质并且有通常

的物理意义的传播速度区分开。原文即是在“高

速区”与“低速区”的强烈对比中分割上下空间，

描绘底层垃圾人的现实命运。另外，对于“低”

这 个 形 容 词 的 处 理 ， 译 者 并 未 浅 显 地 翻 译 为

 “slow”，而是选择“restricted”这个具有被动含

义的词语。正是借由将低速区的概念变成被动式

的这一特殊“约束规训”方法，重现“硅屿岛”

降级背后隐含的戏剧性叙事冲突，使“低速区”

背负的身份命运悲剧主题得以凸显。在此基础上，

译者显然将小说情节中被边缘化的底层群体拉回

叙事的中心，提醒读者不要忽视在这混沌无序的

岛上，底层群体仍占据着文学想象和空间书写的

中心，并借此完成对“硅屿岛”空间权力运作下

法律缺位和世情冷漠的某种宿命式的补偿与救赎。 

 （三）接受阐释空间：基于集体文化记忆框架的

空间识别

米歇尔提出“心理空间性”，认为应该关注

作品中所代表、模仿或所指的世界。“真实”空

间的世界与心理建构是不可分割的。读者的心理

建构必须是在阅读文本期间或之后才完成，但其

空间性并没有因为是一种精神建构而减少[5]。接受

阐释空间则涉及读者的心理建构和再阐释。陈楸

帆作为本土作家，在原文中花大量笔墨描写乡村

祭祀仪式、宗族文化等具有浓厚中国乡土文化的

事物。而刘宇昆作为美籍华裔译者、科幻作家，

是一个游走在中西文化间的双重身份持有者。他

如何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身份体认，选择、塑造、

传播“硅屿岛”的传统历史文化在近未来社会空

间中的际遇，进而使得国外读者能够跨越语言隔

阂，从科幻文学一隅管窥中国现实社会发展及近

未来想象便值得进一步探究。

例 4　落神婆的脸在额心绿色贴膜映照下显得

格外狰狞，眉骨投下的黑影像两口深不可测的枯

井，看不见一丁点瞳仁反射出来的亮光。她像一

头盲兽般呢喃着不可辨认的符咒，带着某种古老

而冗长的韵律，伴着电子诵经机的吟唱，用石榴

枝向房间各个角落喷洒着由茅根、仙草、桃叶、

杉莿等十二种花草浸泡而成的红花水[12]。

译文　 The face of the lohsingpua—a local witch
of  Silicon  Isle—appeared  especially  hideous  in  the
light of the green-glowing film applied to her forehead:
her eyes seemed to be two bottomless dry wells under
the shadow cast by her brow bone, and no light reflec-
ted  from  her  irises.  Accompanied  by  an  electronic
prayer machine,  she muttered an incomprehensible in-
cantation in the slow rhythm of some ancient chant like
a blind beast.  As she chanted,  she sprinkled a  medici-
nal potion  made  from  a  dozen  herbs  mixed  with  saf-
flower  oil—including  Japanese  bloodgrass,  siêngcao
grass,  peach leaves,  and Chinese fir—at  all  corners  of
the room with a pomegranate branch [13].

阅读活动随着阅读时间轴的展开，由过去的

经验与记忆构筑起来的想象对象形成一个序列，

各想象对象沿着时间轴的展开延伸，不断相互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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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融合，并形成想象对象之间的一致性，从而

获得对文本的理解 [18]。落神婆是小米走向死亡边

缘的最大推动者，此处译者利用威妥玛式拼音直

译“落神婆”，并用破折号解释“a local witch of
Silicon  Isle”。 由 此 可 推 断 ， 译 者 在 此 处 使 用

 “witch”是因为在西方读者中更具集体文化记忆

色彩，读者更容易在心里构建出女巫的形象。除

此之外，在落神婆的外貌描写中，刘宇昆也精心

选用动词以帮助读者建构立体的视觉空间想象，

她 额 间 的 “ 绿 色 贴 膜 ”， 译 为 “ green-glowing
film”，绿色不仅是平面的绿色，而且是由机器驱

动的绿光，glowing 展现了波动的立体动态感，同

时使用“applied to”表达出技术的冷漠，即使是

落神婆这样充满宗教原始神秘意义的人物也已经

被权力和物欲阉割，淳朴的宗教信仰被现代科技

所侵蚀，信仰在权力空间中遭到经济效应和现实

利益的挤压和驱逐。刘宇昆一系列译语用词的选

择，都传达出技术和资本给传统文化及信仰带来

的劫难，成功营造了一个西方读者可靠近的东方

文化信仰想象空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

宇昆将统领整个祭祀氛围的“accompanied by elec-
tronic prayer machine”提前，顺势凸显了声音空间

的特异性，随即将洛神婆装神弄鬼的洒扫祭拜译

出，既让读者“看”见传统历史的灰烬，又“听”

见被腐蚀后的信仰在其中的呜咽之声。由此，西

方读者可将眼前的小说情节与对中国的前理解相

互融合，共同在心理上塑造有别于社会常规空间

的异质空间，既再现现实生态危机的泛滥，也为

精神危机的日益严峻敲响警钟。刘宇昆译文的构

思和行文间都凸显了对西方读者心理建构的观照，

藉由对集体文化记忆、物质记忆差异的展现，引

导读者对“硅屿岛”的社会结构在视觉、听觉等

感知领域进行想象性构建。

综上所述，译文与原文相似的空间书写，共

同体现出译者和作者对近未来、后人类时代中技

术与伦理的态度，以及对后现代社会权力结构的

反思。除此之外，《荒潮》英译文叙事在呈现充

斥着权力压制、技术垄断与环境危机的 “异托邦”

空间的同时，刘宇昆让与之相悖的科技人文救赎

也发出声音。两种相异观点通过空间叙事转换而

产生的张力使译文以稍显不同的空间逻辑悬置了

当下世界的规律，展现“硅屿岛”上的生存困境

与后现代人的身份体认焦虑。有意味的是，译文

以或冷峻或悲情的笔调穿梭于现实空间和近未来

空间之间，鲜明地构成一种批判与温情并置的连

接感，从总体上将荒诞的技术场景重新拉回现实

的维度，弥合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之间的线性断

裂。同时，岛上的各人物群像，他们无论身份与

国别，都生活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近未来空间之

中，当作为一个“人”的认知瓦解之后，他们以

 “技术―人”方式进入历史的驻足与彷徨过程也

通过空间叙事的转换得到书写。因此，刘宇昆译

本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原文注重赛博格叙事的角度，

反而为全球化时代下的现代性空间焦虑提供了另

类的救赎，构成了译本空间维度的全新面向。 

三、结语

通过《荒潮》一书，陈楸帆将全球化浪潮中

权力和资本博弈之下科技与现实生活中种族、阶

层、身份认同等纳入其预设的多元空间之内，以

 “科幻现实主义”的批判视角剖析和反思现代社

会，探索人们对技术主义下空间、身份与命运的

思考和认识。译者刘宇昆则着重关注原著中“异

托邦”这一想象共同体，将原文涉及的诸多重大

议题，在文本建构空间、社会结构空间和接受阐

释空间中进行重新编码，显现出传统文化被放逐、

道德伦理被挤压等现实面向。同时，译文在空间

维度也更为明显地传递出全书蕴含的人文观照底

色，给予读者以共情与省思。在当今多元化语境

之下，以陈楸帆为代表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

流派用科幻贯通过去历史、敷演现实生活、忧患

未来空间，显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刘宇昆

译文则更重视后现代生存的断裂地带，展现出对

后人类自我主体性界定的危机和对底层群体的关

注，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当代中国科幻和西方科幻

不同的文化逻辑。本文从空间叙事角度管窥中国

科幻文学是如何得以通过文本建构空间、社会结

构空间以及接受阐释空间与国外科幻界接轨并产

生共鸣的。今后，新时代科幻文学外译中的空间叙

事重构也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挖掘、书写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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